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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汤 军）

9 月 6 日，赤峰市民郭女

士 打 来 热 线 电 话 反 映 ：

2020 年 12 月她在赤峰市

妇产医院做了取环手术，

手术后一直不能怀孕，今

年6月份单位组织体检，发

现节育环还在体内。她拿

着体检结果找到赤峰市妇

产医院，医院让她通过赤

峰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

心调解处理，于是她立即

前往该中心报案，但是几

个月过去了，事情一直得

不到解决。9 月 7 日上午，

郭女士前往赤峰市妇产医

院找院方协商，记者跟随

进行采访。双方正在协商

时，院方拨打 110 电话报

警，不久4名民警赶到医院

医务科办公室。

“我是一名再婚妇女，

去年想要一个孩子，就去

赤峰市妇产医院做了取环

手术。手术后，我一直感觉

身体非常不适，请了好几

个月的假在家休养。在身体

不适的同时，我一直不能怀

孕，我还以为是自己身体出

了什么毛病，就在丈夫的陪

同下到处求医问药，最远还

到过云南，但还是没能怀

孕。”郭女士说。9月3日上

午，赤峰市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中心通知郭女士，赤峰市

妇产医院只对郭女士手术

费用和有票据的有关医疗

费用进行赔偿。“我做完手

术后，根本没想到一个对于

妇产医院来讲再简单不过

的取环手术会出问题，所以

出门看病根本就没留下票

据，尤其是找几位民间中医

看病，更不可能有发票。现

在手里只有3000多元的票

据，要是按照这个赔偿，远

远补偿不了我的经济损失，

更别说精神损失了，所以我

想再找医院协商一下。”郭

女士说。

9月7日上午，记者跟

随郭女士来到赤峰市妇产

医院医务科，见到了医务

科科长李淑景，这位医务

科长承认手术没有将节育

环取出来，医院不会逃避

责任。一位医务科工作人

员复印了记者的记者证

后，匆匆离开办公室，随后

就有医院保安人员进入医

务科，背手站在郭女士的

身边。郭女士与医院协商

的过程，记者全程进行了

录像。双方谈了不足 10 分

钟，李淑景吩咐保安：“让

110过来！”由于院方报警，

郭女士不得不终止了与医

院的协商，在医务科办公室

等候民警的到来。大约过了

10 多分钟，松山区振兴派

出所的 4 名民警赶到了现

场。在询问事情经过并查看

记者证件之后，一位民警告

知记者，公安机关是接到了

医院方面“有人在医院闹

事”的报警之后出警的。就

在记者要离开医务科办公

室的时候，一名一直在场的

医院保安人员当着民警们

的面凶狠地对记者说：“把

你刚才的录像给我们院长

传一份，要是不传，你就得

把视频删了！”记者拒绝了

这一要求。

郭女士给记者出示了

一份 8 月 5 日在赤峰学院

附属医院检查的病历，以

及同一天在该院做手术摘

取残留节育环的宫腔镜检

查报告单、取出的节育环

残留物。

2020 年 12 月为郭女

士做取环手术的赤峰市妇

产医院医生谭鹏程告诉记

者，她是将节育环剪断后

取出的，做完手术后没有

发现节育环的不完整性，认

为已经将节育环全部摘出。

按照相关流程，取环后不需

要进行彩超检查，所以没有

发现郭女士体内的节育环

没有完全摘取出来。

从赤峰市妇产医院采

访出来，记者又来到了赤

峰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中

心，调解一部调解员杨蕾

在接受采访时说，调解中

心 7 月 18 日对此事立案，

至今还在调解当中，具体

细节不能透露。

“我是 6 月 24 日按照

医院的告知到赤峰市医疗

纠纷人民调解中心报案

的，不知道调解中心 7 月

18 日立的案。这么久了问

题得不到解决，我都快 50

岁的人了，这次取环手术

失败，身体状况非常不好，

一直不能正常上班。现在

的问题不单是赔偿问题，

我的身体恢复问题、能不

能继续怀孕等都需要医疗

单位做出评估、拿出解决方

案。可是医院方面根本没人

和我联系，更不关心我的身

体状况。今天去医院本想和

院方好好沟通一下，没想到

竟然出现了医院报警，由警

察出警终止协商的情况，真

是让人哭笑不得！”郭女士

无奈地说。

郭女士取环手术半年后，节育环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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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王树

天） 9 月 8 日，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张弓长

就一名商户反映的问题前

往上市公司茂业商业旗下

内蒙古维多利（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维多利集

团）采访时，竟遭到保安人

员野蛮撕扯，致使张弓长

左臂残肢疼痛不已。

据呼和浩特市民邓女

士介绍，她曾经在位于呼

和浩特市新华大街的维多

利摩尔城A座六楼租用维

多利集团的场地经营“可

爱贝比母婴生活用品馆”。

3月份，商场突然漏水给邓

女士的货物造成损失，商

场管理方当时决定以报保

险的方式赔偿邓女士的近

万元损失，可是时至今日，

邓女士也没有拿到补偿

款。6 月底，邓女士决定关

门停止经营，双方核算后

出具的对账单显示：维多

利方面还应退还邓女士

83791 元押金。邓女士说：

“几个月来，我多次去找维

多利集团追讨他们欠我的

钱，可在保安的阻拦下，连

办公区也进不去。”

9月8日上午，维多利

摩尔城一位名叫王丽的负

责人就此事接受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张弓长

采访时告知：记者必须经

过维多利集团总部办公室

的许可后，她才能接受采

访。随后，张弓长来到位于

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的维

多利集团，发现该集团办公

区设置了门禁系统，外人根

本无法进入。张弓长向办公

区外一名穿制服的保安出

示了《新闻记者证》，又明确

告知要去总部办公室采访，

保安却说：“你得说出来，要

找哪个人，姓啥叫啥，我才

能去问是不是能让你进

去。”张弓长说：“我不认识

你们单位任何人，也没有他

们的联系电话，难道就不能

进去采访？”保安称没有预

约就不能进去，可张弓长

向保安索要相关负责人的

电话，对方拒绝提供。期

间，这名保安虽然又一次

认真查看了张弓长的《新

闻记者证》，可不管怎么

说，就是不让张弓长进入

办公区。

张弓长说：“此时，我

看到有人打开门从办公区

出来，便打开录像一边大

声说着我要进去采访，一

边试图进入办公区。可是，

我刚跨入办公区半步，那

名穿制服的男保安和一名

身材高大的男子就冲了过

来，狠狠地拉住我的胳膊

往外拖。拖出来后，我因无

法站稳而摔倒在地。我原

本是一名左臂截肢的残疾

人，多年前因残肢患有幻

肢痛，经多方治疗才得以

痊愈。这次，因保安人员狠

狠地掐住我的残肢进行撕

扯，我当时就感觉特别疼

痛。在被保安野蛮撕扯的

过程中，我大声呼喊惊动

了维多利集团办公区内的

行政总监丙新武等相关负

责人。丙新武把我领进办

公室接受采访，丙新武当

时也明确承认保安人员的

行为确实存在问题。采访

的过程中，我突然感觉左

臂残肢疼痛难忍，并且伴

有浑身出虚汗、头晕目眩

的症状。此时，丙新武又把

茂业商业内蒙古区域副总

经理奥彩霞叫了过来。这

两位负责人问我是不是需

要去医院，我明确告知需

要去医院检查，并打电话

将情况告知北方新报社相

关负责人。”

当日上午，丙新武带

领张弓长先来到内蒙古医

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

诊科医生询问了相关情况

后建议去别的医院就诊。

随后，张弓长又跟随丙新武

来到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在相关科室检查

后未有明确诊断，但张弓长

左臂残肢仍然疼痛不已。对

此，外科医生告知：“先回去

观察两天，如果仍然特别疼

痛，就再来医院进行检查，

实在不行就做个核磁。”

对于此次冲突，丙新

武在接受北方新报正北方

网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我

听到外面有点吵，就出来

了，我出来的时候，张记者

已经坐到地上了。”记者提

出：按照该公司的管理规

定，记者提出采访要求，但

是不知道具体谁负责接受

采访，保安是否应该进去

问一下？丙新武回答：“按

理说保安应该说上一声，

不认识的人，我们出去一

看，也知道谁来了。就是近

期开始，因有些小商户总

是来闹事，进门就需要先

预约了。”

张弓长就商户与维多

利摩尔城的租赁纠纷前去

采访，维多利集团的两名

保安，在两次检查《新闻记

者证》后，既不允许进入，

也不通报来访，还不提供

负责人电话号码，僵持之

下，张弓长要进入办公区

采访遭到野蛮撕扯。对此，

维多利集团的主要负责人

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当日下午，茂业商业

内蒙古区域副总经理奥彩

霞、法务经理薛峰和当事

保安解先生接受了北方新

报正北方网记者的采访。

奥彩霞表示：“上午我也很

高姿态，看张记者不舒服

（就给他道歉了），道歉不

代表谁错，那是一种姿态，

我想让他情绪缓和下来。”

奥彩霞认为，是张弓长记

者不服从该公司的管理规

定，拒绝登记才导致无法

进入的。保安解先生则表

示：“张记者只是说要去办

公室，又没说去哪个办公

室，又没说找谁，所以我才

不让他进去的。”

张弓长当时拍摄的视

频表明，他反复强调要找

总部办公室及相关负责

人，可保安就是不允许进

入。张弓长说：“整个过程

中，保安从未向我提起需

要登记的事项，不管我怎

么解释，就是不让进，根本

不存在所谓的登记问题。

我之所以要找总部办公室

及相关负责人，那是维多

利摩尔城负责人王丽让我

去找的。我是否存在他们

所说的不服从管理规定，

拒绝登记的情节，完全可

以调取该单位办公区域的

监控录像来佐证。而且奥

彩霞当时不但道歉了，也

明确说保安的行为存在明

显问题，不知道后来为什

么又反悔了。”

当日16时30分左右，

张弓长离开医院时，左臂

残肢仍然疼痛。从医院出

来不久，丙新武给张弓长

发来微信说：“您感觉不舒

服就随时联系我。”


